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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研究

论罗烨《醉翁谈录》对宋代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建构

张　 莉　 郝　 敬

［摘　 要］　 罗烨《醉翁谈录》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宋代说话伎艺的小说话本合集，其更重要的文学

史意义在于以《舌耕叙引》为代表，学习子部的传统小说观念，结合传统小说观念在宋代的理论创新，

针对通俗艺术表现形式说话的主要特征，模仿《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理论阐述范式，构建起通俗小

说的理论体系。其中，《小说引子》主要构建通俗小说的核心特征与社会功用，《小说开辟》主要构建

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与艺术审美。通俗小说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影响了近古以来通俗小说的创作，

也为传统小说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　 《小说引子》；《小说开辟》；《舌耕叙引》；《醉翁谈录》；通俗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宋代，进入了一个分化与新变的阶段。一方面，传统观念下的子部小说，吸

收了史部杂传、子部杂家等其他类别文体的特征，将自《七略》、《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以言说

理、以事说理的核心特征，充实为叙事与说理并重；另一方面，在汉魏以来的通俗曲艺表现形式的影

响下，小说逐渐成为通俗曲艺中说话伎艺最重要的代表形式之一。随着后者的不断发展，说唱的内

容或底本，渐次为文字记录与再创作，形成了通俗小说的文本。通俗小说的观念形成后，被各领域广

泛接受，事实上取代了子部小说的说理特征，成为近古以来古代小说的主要观念代表。在这场变革

中，说话伎艺在具体的技术层面对通俗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固然是不可缺少，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宋

人有意识地对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提升，事实上导致了通俗小说在观念层面上对传统小说的替代。

罗烨编撰的《醉翁谈录》，尤其是其中的《舌耕叙引》一卷，无疑成为本时期通俗小说观念理论总结的

重要成果。“《醉翁谈录》中大部分资料出自唐宋，尤其是《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两篇重要史料，

是考订话本年代的旁证。《小说引子》里有一首歌，末四句说：‘唐氏末帝称五代，宋承周禅握乾符，子

孙神圣膺天命，万载升平复版图。’《小说开辟》里又有‘分州军县镇之程途’和‘新话说张、韩、刘、岳’

等话，显然都是南宋人的口气。至少这两篇说话史料可以定为宋人作品，因而它所列举的小说也应

是宋人作品。”①因此，《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这两篇重要的理论文献，事实上反映了宋代说话艺

人或话本的整理者对通俗小说理论体系的主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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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引子》中的“小说”指称

《舌耕叙引》作为《醉翁谈录》的开篇之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说话伎艺与话本创作的理论经验，

历来被学界所重视。但由于《小说开辟》一节记录了诸多当时的话本篇名，并从题材的角度加以分

类，往往受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而《小说引子》的考察则相对冷落，本文即重点考察《小说引子》。通

读《舌耕叙引》，我们发现，罗烨这两篇文字的布置对《醉翁谈录》全书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小说

引子》从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构成着手，重在阐述通俗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或艺术表现形式的核心特

征与社会功用；而《小说开辟》从通俗小说的实际表现着手，重在阐述为达到上述功用，小说的讲述者

或小说文本的创作者应该具有的伎艺准备，并在例举各类题材的小说文本后，从审美层面评述了小

说的艺术感染力。换言之，《小说引子》从“道”的层面统摄理论建构，《小说开辟》从“技”的层面丰富

理论体系，两篇文字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而对这一体系阐述的安排，则明显承自于史家对

学术流派的经典阐述方式，如《汉书·艺文志》对诸子十家先总括后例录的范式传统。

《舌耕叙引》的文字较之《醉翁谈录》收录的小说文本，立意非俗，语辞雅正，多用典故，四六成句，

明显体现出与说话伎艺追求通俗易懂、富于表现的侧重不同。这样的文字正适合对一种艺术表现形

式进行理论的总结与体系的建构。而篇首、篇末往往有回前诗、回末诗，则无疑是对宋代当时说话习

惯的文本沿承。这种体例，本应是话本对说话伎艺的原貌实录，之后被留用至具体的作品文本如明

清章回小说的撰写方式中，但在这里被生动地应用于对通俗小说学术性的理论阐释，不能不说是一

种吸收时代性特色的积极尝试。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相关理论文章，这样的行文方式还是极为少

见的。另一方面，撰写此篇的著者，不管是罗烨还是书会才人，既具备了说话伎艺的知识储备，也具

备了学术架构的素养基础，使其无疑成为总结说话伎艺理论和奠基通俗小说理论的最适宜人选。

《小说引子》题下云“演史讲经并可通用”，而《小说开辟》则未云。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小说

引子》中的理论阐述，通用于南宋说话四家中的小说、演史、讲经三家，而《小说开辟》中的作品举例与

艺术效果，则仅限于说话四家中小说这一家。罗烨重点表述的对象十分明确，即为小说伎艺或记载

说话内容的小说文本。

回前诗作完，《小说引子》开始了主旨的阐述，即对“分人数等”与“世有九流”的论述。其云：

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

恶。好恶皆由情性，贤愚遂别尊卑。好人者如禾如稻，恶人者如蒿如草；使耕者之憎嫌，致六亲

之烦恼。如此等人，岂足共话？

这种将历史人物大致区分划类的简单品评，对通俗小说的编撰者而言，勉强可以算是对社会规律的

既有把握。但以上论述仅仅是一个类似于说话的话头，罗烨的真正目的在于引出后文对小说家社会

地位的正式认可。其云：

世有九流者，略微题破：一、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遂分六经辞赋之学。二、道家者流，出

于典史之官，遂分三境清净之教。三、阴阳者流，出于羲和之官，遂分五行占步之术。四、法家者

流，出于理刑之官，遂分五刑胥吏之事。五、名家者流，出于礼仪之官，遂分五音乐艺之职。六、

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官，遂分百工技事之众。七、纵横者流，出于行人之官，遂分四方趋容之

辈。八、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遂分九府财货之任。九、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

记录之司。

罗烨的处理十分聪明，他再次借用了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对诸子十家模式化的品评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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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人数等”进一步扩展到“世有九流”，看似是对前文分类的进一步细化，也符合逻辑。但罗烨在

这里偷换了品评的对象和分类的标准，把前文讨论平常世人的范围，跳跃到具有一定学术思维、形成

一定学术思想的学者范围，这就先入为主地拔高了作为平常世人身份、反映世人喜好的小说人的学

术价值。这样的跳跃与拔高，十分隐蔽，不能不说罗烨或者通俗小说理论的总结与阐述者，已经具有

相当的学养储备。

再具体看罗烨“世有九流”的论述。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即“小说”的指称与“九流”的归属。

先讨论“小说”的指称。罗烨将南宋说话四家中的小说人，作为“世有九流”中的“小说者流”的同一

指代，是否符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小说家的本意、是否符合小说发展的历史实际呢？我们需

要作一考辨以正本清源。小说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行动，自此，小说

的创作者与文本的撰写者被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学术化名称“小说家”，并且小说家作为当时诸子百家

中较为重要的一家，作品被归类单独著录。这就是我们今天可见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小说家

性质和作品特征的纲领性阐述。小说的核心特征是说理，表现方式是以言说理、以事说理，而宋代说

话伎艺中的小说所强调的叙事性与艺术感染力等特征，在小说学科形成之初，与传统小说观念完全

没有交集。汉代小说观念形成之后，较长时间主导与影响了小说的作品创作与观念演化。经过漫长

的南北朝时期，小说作品虽已经出现形式上的种种突破，在理论层面仍秉承《汉书·艺文志》的经典

定义。一直到唐人修撰《隋书·经籍志》，我们发现，唐人并未对小说作品的表现形式与特征范畴做

过多的开拓，他们更关注地是对汉代小说观念的深入挖掘，以言说理和以事说理的核心特征被持续

强化①。唐人的认知一直被贯穿始终，延续到五代。宋人具有开拓性的眼光，他们发现了大量小说或

史部传记类作品中蕴含的叙事性因素，可以赋予阅读者审美的享受，特别是被唐人抛弃在小说范畴

之外的传奇作品，更激起了宋人的兴趣。终于在欧阳修的主导下，经过修撰《崇文总目》与《新唐书·

艺文志》的尝试，对小说的性质特征做出了重大的变革，将原本归属于史部杂传类等其他类别的大量

作品纳入了小说的范畴，并将唐代传奇作品一并收入小说类，极大地强化了叙事特征在小说观念中

的主体位置。从这时起，宋代说话伎艺中的小说一家的作品文本，方才与传统小说观念建立了联系。

说话作为一种通俗艺术表现形式，无法获得传统学术观念的接纳与认可，因此在历代史志书目

里也没有被正式划类收录，可考的源流资料也就极为缺乏。而作为说话四家中的小说一家，大抵出

现于汉魏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鱼豢《魏略》所记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之事。相对于周秦

时期的“优笑”，俳优小说“在‘优笑’基础上确立了口说的表演方式，提升了故事在表演中的重要地

位，成为一种带有民间色彩的以娱乐为主的口说故事表演。由初具口说故事因素的‘优笑’到专门表

演口说故事的‘俳优小说’，‘说’所体现的口头性与‘话’所体现的故事性获得进一步凸显，‘说话’逐

渐从优人杂合众体的伎乐表演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表演伎艺。”②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说话伎艺已经完全成熟独立。如隋朝的侯白即为当时著名的善于说话之人。到了唐朝，说话成为朝

廷与民间皆喜闻乐见的表演伎艺，如郭《高力士外传》记载玄宗晚年喜欢听说话表演，元稹和白居

易更通宵达旦地听“一枝花话”。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叙事性较强的小说也逐渐成为说话伎艺中的

主要代表，一定程度上成为说话伎艺的代名词。段成式《酉阳杂俎》曾记载有“市人小说”的指称，

《唐会要》也记载有“人（民）间小说”的俗谓。那么，被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语词，既包含了传统学

术观念的小说含义，也包含了通俗艺术表现形式的说话含义，这就为罗烨以此代彼，为通俗说话艺术

的小说话本找到一个足以拔高学术价值的合理依据。

１２５

①
②
郝敬、张莉：《论中国古体小说的观念流变》，《明清小说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张莉：《从“俳优小说”看“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二、“世有九流”中“小说家”的羼入

在为说话伎艺中的小说一家找到一个学术门路相对正统的源流后，罗烨就继续沿着这个方向，

仿照《汉书·艺文志》对诸子十家的归类，开始了对通俗小说体系的理论建构工作。其实，将先秦以

来的诸子百家系统归类、分别论述，这样的学术思想在班固修撰《汉书》之前就已出现。司马谈《论六

家要指》阐述了诸子学说中的主要代表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虽未著录其代表作品，但论述了

各家的主要学术特征。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更为自觉地沿承了学术总结的工作，在《七略》中将

诸子学说单独归为一个大类，并在此大类中设立了十家主要的学术小类。班固修撰《汉书·艺文志》

除了对这十家作品有极个别的调整、替换之外，基本沿用了《七略》的学术观点。但是，罗烨所云“世

有九流”，并把小说者归入第九流，与《汉书·艺文志》的处理并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

作为诸子十家的第十家出现，并非是第九家。同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序言还明确强调“诸子

表 １　 历代史志子部与《醉翁谈录》分类比较

序号

《七略》

（《汉 书

· 艺 文

志》）

《七录》
《隋书·

经籍志》

《古今书

录 》

（《旧 唐

书 · 经

籍志》）

《新唐书

· 艺 文

志》

《通志·

艺文略》

《宋史·

艺文志》

《醉翁谈

录》

《明史·

艺文志》

《四 库 全

书总目》

１ 儒家 儒部 儒 儒家 儒家 儒术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２ 道家 道部 道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杂家 兵家

３ 阴阳家 阴阳部 法 法家 法家 释家 法家 阴阳家 农家 法家

４ 法家 法部 名 名家 名家 法家 名家 法家 小说 农家

５ 名家 名部 墨 墨家 墨家 名家 墨家 名家 兵书 医家

６ 墨家 墨部 纵横 纵横家 纵横家 墨家 纵横家 墨家 天文 天文算法

７ 纵横家 纵横部 杂 杂家 杂家 纵横家 农家 纵横家 历数 数术

８ 杂家 杂部 农 农家 农家 杂家 杂家 农家 五行 艺术

９ 农家 农部 小说 小说 小说 农家 小说家 小说家 艺术 谱录

１０ 小说家 小说部 兵 天文 天文 小说 天文 类书 类书

１１
兵

书

略

权谋 兵部 天文 历算 历算 兵家 五行 道书 杂家

形势

阴阳

技巧

１２ 术 天文 术 天文 历数 兵书 兵书 蓍龟 释家 小说家

１３ 数 历谱 技 谶纬 五行 五行 五行 历算 释家

１４ 略 五行 录 历算 医方 杂艺术 杂艺 兵书 道家

１５ 蓍龟 五行 事类 类书 杂艺术

１６ 杂占 卜筮 经脉 明堂经脉 类事

１７ 形法 杂占 医术 医术 医书

１８ 方 医经 形法

１９ 技 经方 医经

２０ 略 神仙 经方

２１ 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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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①，认为小说家并不能像前九家具有“通万方之略”的社会功用，将小说家

排除出可观者的序列之外。那么，罗烨的处理是否是考虑到各家学说发展到宋代的现状而作出的符

合历史实际的合理归纳呢？可以先通过表 １ 考察历代史志著录下的诸子各家自汉代以来的一个发

展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表 １ 选取了几种较为重要的历代史籍《艺文志》和《经籍志》作为各个时期的考察

对象。先秦至两汉时期选取了刘向、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因唐人修撰《隋书·经籍

志》，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南北朝萧梁时期阮孝绪编撰的《七录》，所以该时段选取《七录》作为考察对

象；唐代选取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后者虽是五代后晋刘籧所编，但所录全用毋?

《古今书录》，仅收“开元盛时四部诸书”②，所以放在此阶段考察；宋代选取《新唐书·艺文志》、《通

志·艺文略》和《宋史·艺文志》与《醉翁谈录》进行比较，《宋史·艺文志》虽元人所编，但本自宋代

历朝《国史艺文志》，“合为一志”③，变动不大，所以放在此阶段考察；明代选《明史·艺文志》，虽清王

鸿绪所总裁，著录篇幅大减，但本自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体例不变，所以放在此阶段考察；清代选

《四库全书总目》，虽非史志，但体例成熟，可作一观。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在唐人之前，经籍的分类处理多用六分法；《隋书·经籍志》修成后，四部遂为

定例。四部之中的子部，基本由《七略》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或《七录》中的子兵录、术

技录为主体演化而成。《七略》和《七录》中，小说家位于第十家，这表示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小说家在

诸子中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但自唐人修《隋书·经籍志》起，由于阴阳家业已消亡，小说遂上升到

诸子中的第九家。包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正史书目，小说

家及其前八家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化，与《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完全一致，仅仅是《宋

史·艺文志》中的杂家和农家的前后位置出现调整。这一阶段中与正史稍有不同的是私人撰述的史

籍，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小说置于诸子第十家，而用释家替代了阴阳家，诸子其余各家的位置完

全没有变化。明清两代，由于学科的发展和著录标准的取舍，小说家在诸子中的位置差别很大，既有

提高至第四家，如《明史·艺文志》所采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并名家、墨家、法家、纵横家等诸家入杂

家的处理；也有下降至第十二家，如纪昀等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子部小说家的安排。因

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正统的学术观念层面，自唐代开始，由于阴阳家的消失，小说家已经上升到诸子

第九家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经进入了“九流”。小说由于“致远恐泥”（班固《汉书》）的性

质判定，已经被附属于诸子之末，并且随着其他学术门类的出现和成熟，小说家的位置如《明史·艺

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安排，依然可以随意被调整；其次，《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小说家类”的序

文和提要文字，也揭示出小说与时代的密切关系④。此外，《小说引子》“世有九流”的总结还存在一

个很大的讹误，即它保留了阴阳家在诸子第三家的位置，而省略了杂家在诸子第八家的位置。这种

处理无疑是与学术发展的整体方向相反的，不知何故将唐宋以来已经消亡 ６００ 余年的阴阳家重新提

入诸子序列，却又碍于“九流”之称的苑囿，必须得将论述的主体小说家纳入其中，只能删去看似最无

价值的杂家以确保论述的一致性。但是罗烨或者书会才人可能并不真正了解杂家“兼儒、墨，合名、

法”⑤的先天性，并不熟悉杂家在诸子学科位置的持续稳定性。这种特性甚至还一度被加强，如明清

时期胡应麟撰《九流绪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把杂家居于子部第二位。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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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论参见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价值发微》，《明清小说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第 １７４２ 页。



小说理论的构建者自身对传统学术有所忽视或积淀不足而造成的遗憾。

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考察上述情况是否在宋代有一个发展特例？罗烨的“世有九流”观点是

否还有相同的支持者？不妨通过表 ２具体考察宋代公私书目对学术门类的划分归类。需要说明的是，

表 ２选取了宋代较为重要的几种公私书目作为考察对象，既有官修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四库阙书

目》、《中兴馆阁书目》，也有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文献通考》，

并附列了明清时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对诸子的分类。从表 ２ 可以看出，天

水一朝，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家书目，无论在子部对诸子做多少家的分类，杂家始终是诸子中的重要

一家，并且多数情况下居于小说家之前，甚至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排在儒家、道家之后，居于子部第三

位；而阴阳家几乎很少出现在书目的著录中，只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收录

了阴阳家，但前者仅列在子部第 １６位，远低于同书收录的第六家小说家和第十家杂家，后者仅列在子部

第 １４位，远低于同书收录的第八家杂家和第九家小说家。因此，《小说引子》“世有九流”依然将阴阳家

收录，并排在儒家和道家之后的诸子第三家，省略了极为重要的杂家，这样的处理方式或学术认知，与宋

代的主流学术观念是不相吻合的。退一步说，即使罗烨想创造一个有利于通俗小说发展的理论环境，对

“世有九流”的构建也应该采取舍去阴阳家而保留杂家的基本模式。

表 ２　 宋代公私书目子部分类（附《少室山方笔丛》、《千顷堂书目》分类）

序号
《崇文总

目》

《秘书省

四 库 阙

书目》

《中兴馆

阁书目》

《郡斋读

书志》

《遂初堂

书目》

《直斋书

录解题》

《醉翁谈

录》

《文献通

考》

《少室山

房笔丛》

《千 顷 堂

书目》

１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 儒 儒家

２ 道家 道书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杂 杂家

３ 法家 释书 释家 法家 杂家 法家 阴阳家 法家 兵 农家

４ 名家 子书 神仙家 名家 释家 名家 法家 名家 农 小说

５ 墨家 类书 法家 墨家 农家 墨家 名家 墨家 术 兵家

６ 纵横家 小说 名家 纵横 兵书 纵横家 墨家 纵横家 艺 天文

７ 杂家 天文 墨家 杂家 数学 农家 纵横家 杂家 说 历数

８ 农家 历算 纵横家 农家 小说 杂家 农家 小说家 道 五行

９ 小说 兵书 杂家 小说 杂艺 小说家 小说家 农家 释 医家

１０ 兵书 杂家 小说家 天文历数 谱录 神仙 天文 艺术

１１ 类书 农家 农家 兵家 类书 释家 历算 类书

１２ 算术 艺术 天文家 类家 医书 兵书 五行 释家

１３ 道书 医书 历算家 神仙家 历象 卜筮 道家

１４ 医书 五行卜筮 五行家 阴阳家 形法

１５ 卜筮 壬课 蓍龟家 卜筮 兵书

１６ 天文占书 阴阳 杂占家 形法 医家

１７ 历书 命术 形法家 医书 神仙家

１８ 五行 相法 兵家 音乐 释氏

１９ 释书 葬书 医家 杂艺 类书

２０ 艺术 类书家 类书 杂艺术

２１ 杂艺术类

三、“世有九流”中“题破”辨析

细致的考察还可继续深入，我们不妨再对“世有九流”观点“略为题破”的点睛之笔作一比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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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前文已经谈到，罗烨选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作为自己构建理论体系的范式，那么我们就选

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与其体系极为相似的《隋书·经籍志》子部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我们

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论述各家性质特征的小序，制表如下见表 ３：

表 ３　 《醉翁谈录》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诸子十家的论述比较

诸子十家 《醉翁谈录·小说引子》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隋书·经籍志》子部

１． 儒家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

官，遂分六经辞赋之

学。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

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

也。……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非家室

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

２． 道家
道家者流，出于典史之

官，遂分三境清净之

教。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

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

……

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３． 阴阳家
阴阳者流，出于羲和之

官，遂分五行占步之

术。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

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

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

４． 法家
法家者流，出理刑之

官，遂分五刑胥吏之

事。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

赏必罚，以辅礼制。……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

于治者也。……

５． 名家
名家者流，出于礼仪之

官，遂分五音乐艺之

职。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

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

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

６． 墨家
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

官，遂分百工技事之

众。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

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

……

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

７． 纵横家
纵横者流，出于行人之

官，遂分四方趋容之

辈。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

官。孔子曰：“诵《诗》三百，

使于四方，……”

从横者，所以明辨说，善辞令，以通上

下之志者也。……

８． 杂家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

儒、墨，合名、法，……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

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９． 农家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

官，遂分九府财货之

任。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

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

衣食，……

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

者也。

１０． 小说家
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

官，遂分百官记录之

司。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

造也。……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表 ３ 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隋书·经籍志》子部各家小序，只摘

引首句，未曾全引；《隋书·经籍志》子部尚有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五家，不再录引。从表 ３ 可

以看出，罗烨对“九流”的性质特征评判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各家小序中的评判有着直接的

借鉴关系。罗烨所云“……者流，出于……之官，遂分……”的评判模式，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

家小序所云“……家流，盖出于……官，……”如出一辙。但仔细辨析仍有本质差别：《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各家小序，论述有例法所据，往往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说明这一学派的渊源出处，大抵出自哪

一类王官之守；其次再论述这一学派的主要学术特点，以及相关优点；最后批评这一学派的不足之

处。通览诸子十家的小序，班固对各种学派的优劣品评，往往用儒家标准加以权衡考量。从整个学

术的宏观角度考虑，班固这样处理，显然有其整齐划一，一目了然之用。罗烨选择这样的模式效仿，

自然是可行的。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家小序，论述的重点更倾向于后两个步骤，而罗烨的“题

破”，仅仅停留在王官之守，以及王官之守的职责，而非这一学派的性质特点，因此与《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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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略各家小序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再看《隋书·经籍志》子部各家小序，唐人吸收了汉人学术论述

模式的优点，并进一步深入各家学理的讨论，主动削弱或有意忽略了汉人作出的学派源流出于王官

之守的判定，这其实是有利于各家学术更好发展的，也是学术发展的正确途径。对政治身份有意识

的淡漠，往往更能提高学术的本体价值，这是唐人做出的努力。但这种尝试的真正价值并不被宋代

的通俗文学理论的构建者所认可，书会才人此时需要做的理论准备只有一点，即为说话伎艺或具体

到通俗小说找一个正统的身份认可，从而能够被普通听众或读者层面轻松理解而不必有较多的知识

储备。因此，如王官之守这样看似华丽的外衣必然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对传统学术理论素养的欠缺，导致了书会才人无法驾驭真正的学术讨论，他们无法选择唐人正确的

深入思考，也就只能将自己理论归纳停留在汉人理论体系中最外层、最简单的地方。

然而，即使是简单地套用，《小说引子》对小说家的“题破”还是发生了重大的讹误。《小说引子》

云：“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虽阐述的

重点各自有别，但对小说家的认知是一以贯之的，即小说家的来源是作为王官之守的稗官，小说家的

性质特征与稗官的职能特征有一定的吻合①。而上古时期至秦汉以来，又未见“机戒之官”的设立，

不知罗烨依据何处？罗烨又云“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疑“百官”为“稗官”之音误。小说家是“街谈巷

语，道听途说”的搜集、记录和整理者，而这又正是稗官的职能所在。相对于“世有九流”前八家对《汉

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基本正确的模仿，我们不能不指出，对通俗小说观念理论构建最为重要的小说

一家，罗烨或者书会才人的模仿反而错讹得过于离谱。

在“世有九流”的体系构建完成后，《小说引子》通过“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皆

有所据，不敢谬言”强调通俗小说为现实服务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并通过“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

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进一步阐述通俗小说以古鉴今、“听之有益”的社会功用。《小说引子》论述到这

里，从通俗小说的核心特征和社会功用等角度看，已经完成了对通俗小说理论体系的基本建构。但这一

篇文字没有完结，却举了一个适用于正式说话之前的引子的实例。从“［歌云］：传自鸿荒判古初”到“得

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完全是一篇完整的说话引子。文末又用小字附注“如有小说

者，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结合文中内容，则此段引子，理应是说话四家之一的讲史一家所使用。那么，

《小说引子》的整篇文字布置，有论有例，从理论框架的整体构建看，却是极为贴切的。

四、《舌耕叙引》构建通俗小说观念的文学史意义

《小说开辟》紧承《小说引子》，继续拓展通俗小说理论的有机构成。除强调通俗小说的学术价值

外，也刻意拔高通俗小说家的身份位置与知识储备，如开篇即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

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文中按题材将通俗小说分为八个子类，也强调了小说创作者应具

有的伎艺准备和通俗小说带给读者的艺术感染力。相关研究较多，这里仅略微讨论这些技术层面的

理论阐述给传统小说理论发展带来的冲击。

通俗小说按作品题材分类，是对传统小说分类标准的一个创新。由于通俗小说是叙事小说，体

裁单一，因此具备二次分类的合理性。而传统小说前期以言说理、以事说理，后期又将叙事作为主要

特征，既有语录体、杂纂体，又有笔记体、传记体，体裁多样，无法按作品题材有效分类，所以直至清

代，各公私书目中小说类的子目，往往阙如，即使分类如《四库全书总目》者，也只能以杂事、异闻、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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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作一大致分类。

传统小说理论体系秉承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论述的例法，重在小说作品的社

会功用价值的强调，往往忽略对作品创作技巧的理论归纳，这也是与儒家传统评判标准“君子不器”

一致的。因此，我们看主流学术层面，即使到明清时期，各公私书目对小说的论述，依然无法摆脱“小

道”、“可观”的经典化阐释。而一些作家则在具体的创作与撰述中，融入了创作技巧的理论思考，如

清代小说创作观念之争，最典型的代表即清代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的革新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坚

守，而“宋元以来文人文言小说中插入诗歌是对唐传奇韵散结合的直接继承，而经过文人改造后的章

回小说大量插入诗词，实现韵散结合，显然既是对民间说唱传统的不自觉承袭，同时也对唐传奇经典

艺术形态的自觉借鉴”。正因为这样，韵散结合才成为与西方小说迥然不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

形态①。既然传统小说观念的核心特征与价值是对“小道”的宣扬，或补史之阙，则先天缺乏对创作

技巧的主体追求，也就无从谈起对作品给予读者审美享受的有效把握。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并被传统

小说家作为创作标准所恪守，所以当蒲松林《聊斋志异》出现了学习通俗小说创作技巧的时候，即遭

到了传统小说家如纪昀的反对与抵制。但此时传统小说的创作已无法望通俗小说之项背，这不能不

回溯到罗烨为通俗小说的兴盛所作出的最初的理论准备。

（责任编辑：陆　 林）

Ｌｕｏ Ｙｅｓ Ｚｕｉｗｅｎｇ Ｔａｎｌｕ：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ＨＡＯ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ｍ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ｓ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ｕｏ Ｙｅｓ Ｚｕｉｗｅｎｇ ｔａｎｌｕ醉翁谈录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ｕｓ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ｄｕ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Ｓｈｅｇｅｎｇ ｘｕｙｉｎ 舌耕叙引，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ａｎ

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ｓｈｕ：Ｙｉｗｅｎ ｚｈｉ汉书·艺

文志．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Ｘｉａｏｓｈｕｏ ｙｉｎｚｉ小说引子 ｉｓ ｉｎ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ｃｏ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Ｘｉａｏｓｈｕｏ ｋａｉｐｉ小

说开辟 ｔｏ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ｏｎｇ Ｄｙ

ｎａｓｔ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ａ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ｖ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Ｘｉａｏｓｈｕｏ ｙｉｎｚｉ；Ｘｉａｏｓｈｕｏ ｋａｉｐｉ；Ｓｈｅｇｅｎｇ ｘｕｙｉｎ；Ｚｕｉｗｅｎｇ ｔａｎｌｕ；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１３１

①吴怀东：《论唐传奇韵散结合的形态、渊源及对宋元以来小说之影响》，《明清小说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